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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斋，即来到书斋学习之意，一个命里
注定要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在洛阳从事地方
史志编纂工作二十八载，现在巴黎探亲。

来学斋

在这里在这里““泳泳””往直前往直前
巴黎

走笔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在

即，位于巴黎CBD商务区中

心地带的拉德芳斯体育馆在

奥运期间将承办游泳及水球

赛事。

我们从驻地出发，步行穿

过新凯旋门，两千米的路程

20多分钟就到了。我们在现

场看到，场馆外围的改造工程

正处于紧张有序的收尾阶

段。今天巴黎的温度是17摄

氏度，时有零星小雨，非常适

合工人们施工作业。

拉德芳斯体育馆是欧洲

最大的室内体育馆之一，于

2017年正式建成开放。它的

外形酷似一个巨大船体，外墙

由600个可移动铝块和玻璃

鳞片组成，这些玻璃鳞片似羽

毛般柔软、轻盈。到了晚上，

外墙被玻璃和铝片包裹着，色

彩斑斓，熠熠夺目，为这座城

市增添了无限魅力和活力。

拉德芳斯体育馆拥有

5500 吨 重 的 球 场 框 架 和

28632 平方米的比赛场地。

自开放以来，它已经吸引了超

过200万访客，举办过多场大

型活动，包括世界知名艺术家

的表演、重大会议及研讨会

等。除此之外，作为上塞纳

省橄榄球俱乐部的主场，它

还举办过很多高水平的橄榄

球比赛。

奥运会期间，拉德芳斯体

育馆的观众容量将限制在

15000人左右。为了适应奥

运会的需求，场馆内不仅需要

安装泳池，还需完成计时设

备、媒体布线、灯光系统和运

动展示设施的安装，这一改造

项目的复杂性无疑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7月25日到8月1日，中

国游泳队在离比赛场地拉德

芳斯体育馆较近的库尔布瓦

市奥林匹克游泳馆进行最后

的集训。库尔布瓦市奥林匹

克游泳馆距离我女儿家不

远，外孙和外孙女经常去那

里游泳。

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将

于7月27日至8月4日在巴

黎拉德芳斯体育馆进行，届时

将展开 35个项目的激烈争

夺。400米以下单项赛事分

为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三个阶

段。男子、女子游泳竞赛项目

的设置完全相同，和东京奥运

会保持一致。届时，世界各国

将有852位运动员参加2024

年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

可以肯定的是，巴黎奥

运会游泳比赛竞争必将异常

激烈。对中国游泳队来说，

无论是在单项比赛中，还是

在接力项目上，都必须时刻

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在此，

衷心预祝中国游泳健儿取得

最佳成绩！期盼五星红旗在

这座现代化的竞技场上一次

次升起！

大雨落下来的时候，该

是后半夜。我被几声炸雷惊

醒，不安地在黑暗里摸索着

被子，想蒙住头。

“快走吧，要不一会儿雨

停了，化肥撒了不化可就白

搭了。”我听见母亲着急地催

促父亲。

“让我再找一个袋子，端

着脸盆没法撒，雨一下，化肥

不是在盆里就化了。”随后是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是父

亲在找袋子吧。

“哗啦”一声，屋门关上

了，急促的脚步声奔出院

子，消失在大街尽头。电光

一闪，“咔嚓”又一声炸雷，

雨突然像从天上泼下来一

样，整个世界都湮没在雨声

里了。

我无法再次入睡。

好长时间没有下过透雨

了，玉米叶子蔫得像搓紧的

麻绳，拧在一起。雨仿佛在

故意捉弄人，好几次眼看着

要下大，可是“噼里啪啦”甩

下几滴豆大的雨点后，就被

大风吹跑了。

等不及的人家开始架泵

浇地，井少地多，把秋庄稼全

部浇一遍，不知道要等到猴

年马月。人们都在盼望下一

场透雨。

现 在 ，透 雨 终 于 来

了。父亲、母亲怎么舍得

放过这次追肥的机会呢！

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出

他们在玉米地里冒雨撒化

肥的画面：玉米秆子像原

始丛林一样茂密，父亲、母

亲拎着化肥袋子在雨中穿

梭，雨水打得人几乎睁不

开眼睛……

我想起床找他们一起撒

化肥，可是不知道他们去了

哪块玉米地。家里有好几块

玉米地，最近的在村边儿，最

远的有好几里地。他们为什

么不喊我一起去呢？

雨一阵紧似一阵，电光

里，被风吹乱的树枝树叶狂

乱不堪，忽隐忽现。迷迷糊

糊的我还是睡着了。

再次醒来，父亲、母亲进

了门。父亲不停地打着喷

嚏：“阿嚏……”

“给毛巾，快擦擦！”母亲

说，“没想到这三伏天儿还这

么凉！”

天亮的时候，母亲唤我

起床吃饭，她好像什么事儿

也没有发生过。我的心里

却愧疚难当：母亲在雨里淋

了半夜，现在应该骂我一顿

才好。

我没有勇气说出自己

的想法。在没有外出读书

的时候，我曾经在雨里到玉

米地撒过化肥，那种感受叫

人刻骨铭心：玉米叶子把脸

和胳膊拉出一道道血印，疼

痒难耐；泥泞粘得穿不住鞋

子，不穿鞋吧，还没有烂透

的麦茬扎得脚心生疼，如走

针毡……

一切都在不言中默默过

去，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每

遇雨夜，我就会想起那年撒

化肥的事情。也许，在父亲

和母亲眼里，儿子已经考上

了大学，是个娇贵的人，不应

该再去辛苦劳作；也许，他们

觉得自己能够完成那些任

务，不必麻烦儿子……

对那场夜雨，父亲和母

亲或许根本就没有在意过。

而在我心里，却是一个永远

解不开的结。

夜雨
石广田

拉德芳斯体育馆拉德芳斯体育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